
秦文君当然是大腕级人物，重

量级人物，所以用“航空母舰”这种

称呼绝对是恰如其分的。 本来，儿

童文学作家在少儿出版社供职的

人就少得可怜了，而像她这样级别

的人物还在兢兢业业地为少儿出

版做贡献的人就更绝无仅有了。 如

果有第二个，那么航空母舰这个比

喻就不贴切了。 秦文君这个名编和

我们其他的少儿出版的名编是绝

对不能相提并论的。 很简单，我们

都有出版理想，但并不是所有的人

像她那样有平台，有空间，而且有

强大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所

以，把她放在少儿出版的名编里是

非常特殊的。

我说她是航空母舰的第一个

原因，就是指她是一个著名的儿童

文学作家。 她有颇丰的著作，随便

往哪儿一放，出版社都跟着扬眉吐

气。 像她在上少的“男生贾里”、“女

生贾梅”的系列，一刷二刷 N次刷。

刷得上少心里暖烘烘的。 就好比那

过去的地主一样， 占着一大片地。

少儿出版社文学板块，有一两个大

腕撑着， 那文学板块才能立起来。

她在中国福利会出版社那里，也留

下了一些个人的作品。 很早以前，

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出版社，文学

板块更是默默无闻。 秦文君去了

那里之后，文学板块红红火火，几

乎没有人不知道。

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有一大批

出版家。 他们把作家、学者和出版

家的身份合为一体了。 而现在，都

是出版人（法人）， 很少有出版家

了。 在我印象中，出版家都有著作

传世的，那倒不一定是出版方面的

著作。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秦

文君首当其冲应该是一个中国少

儿出版界的出版家。 更重要的是，

她在中国福利会出版社，做了一大

批儿童文学书，那些书做得都很精

致，很有品位，许许多多虽然不畅

销但却是可以传世的作品。那些作

品的版权输出的情况良好， 设计

装帧也很漂亮。 当然这和她本人

钟爱或者说挚爱儿童文学有关。

她自己不仅写儿童文学， 而且也

大规模地推举儿童文学图书。 应该

说，她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事业

是呕心沥血的， 付出了很多心血

的。 尤其是，她要牺牲大量的个人

创作时间。

秦文君在作家圈和出版圈的

口碑都很好，所以，她做起出版来

左右逢源。 当然她也可以把头扬得

高高的， 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

子，但她不是那种人，做人和做事

都很低调，所以，人们都愿意支持

她。 不过，她选稿的眼光很高，我甚

至都不敢和她开玩笑说一句：“秦

老师，什么时候给我出一本书啊。 ”

内心充满期待，但绝对不能说。 只

要你够标准，你不用找她，她会找

你；如果不够标准，你找她也没用。

她最多跟你客客气气地说：“好啊

好啊，找机会。 ”然后，很甜很轻地

笑笑。 很荣幸，我在她那里出了两

本书。 一本是《一朵花，两朵花，三

朵花》的绘本，先是在美国出英文

版，后在国内出中文版；另一本是

我的短篇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

床》， 这本书荣获了冰心儿童文学

奖和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秦文君很平易，偶尔会有冰冷

和警觉一瞥。 尤其是对待陌生人。

说白了，她这是自我保护，而非盛

气凌人。 她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

人，更重承诺，就像她写的《千金一

诺》散文一样。 那一次，我们约好在

她办公室见面。 因为堵车，晚了一

小会儿， 中间就打了两三个电话，

告诉我别着急，她马上就到，堵车。

似乎她比我更着急。 我们没聊几

句，电话就响了。 刚放下电话，我们

没聊几句，一个人带了几个孩子进

来了。 原来是一个老师带领几个学

生要她签名的。 她见了孩子，笑得

灿烂无比，清澈无比，热情、周到、

体贴，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她忙忙

碌碌的样子， 不由得让人肃然起

敬。 还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们吃

完茶，她一溜儿小跑走了，怕耽误

一个会议的时间。 她好像在和时间

赛跑，和承诺赛跑。 如果我们读过

她的散文，就能明白她对人生的参

悟是多么深刻而富有见地了。

我常常想，她的人生大概就是

一篇精彩的散文吧。 而她的人生经

历，却是一本丰富多彩的小说。 现

在，她在上少又重操旧业，弄了一

个陶陶工作室，心无旁骛地做儿童

文学图书。 她喜滋滋地告诉我，她

做的这一本书第几刷，那一本书第

几刷，喜悦之情不亚于自己的书发

行情况良好。 她当是一个女强人。

不折不扣的。 当然，她更是一艘航

空母舰，载着她儿童文学图书的出

版理想，正在扬帆远航。

童书名编

■张 宏

出版人、阅读者、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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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喜欢写点东西， 有时也

以论文的形态投稿并发表，时间

长了，发表的东西多了，便可以

在网上时不时地看到自己写的

东西。 刚开始时感到有点新奇和

兴奋，大概是虚荣心使然罢。 后

来，渐渐地觉得有些问题。 这问

题自然是由于对著作权了解日

深后发现的———自己并无授权

给那些网站， 文章如何却出现在

网络上了呢？

在一次查找自己曾经发表在

《编辑学刊》上的一篇文章时，引发

了第一次郁闷。 输入主题词和文章

的题目，结果打开的某个网页上显

示了标题、自己的大名、文章的摘

要，全文则要“继续打开”。 而再点

击时，却要先注册登录，当然要付

费， 然后才能看到我自己的文章。

当时觉得， 自己花钱买自己的东

西，脑子里就是转不过弯来。 最后

只好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的网站

上找到了全文，将繁体字转换成简

体字。

针对这种网络文章满天飞的

现象，有些作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

益， 将某些网站侵权者告上法庭。

费时费力，结果还不好说。 接下来，

又让我遇到了更郁闷的。 近日搜索

资料，自己的文章倒是全文都显示

出来了，但作者一栏里，竟然变成

了“未知”两字！

沉下心来梳理一下这种网络

侵权现象形成的系统过程，或许可

以找出一个脉络，然后找到对付这

种侵权行为的办法来。 这个，更有

意义。 现在，我，作为一名创作者，

来假设一下一篇文章从写作到成

为网络“免费传播”这刀俎上的鱼

肉的过程。

假设一： 我通过积累也好、思

索也好、灵感也好，写了一篇文章，

特别是论文，然后直接上传到网络

上。 如果在文章后添上一句：版权

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估计文

章发出来了， 那句话就等于白写，

尤其是有点意思的文章。 那些网站

的编辑看到这句话基本会出现暂

时性失明症。 那么，很快，我敢打包

票，在其他相关不相关的网络世界

用搜索引擎就可以轻松地找到这

篇文篇了。 于是郁闷。

假设二： 我通过积累也好、思

索也好、灵感也好，写了一篇论文，

写得很不错，很有价值，并被学术

期刊录用发表了。 后来才注意到，

该期刊的征稿启示里已经明说，文

章一经录用，则视为作者同意将文

章的网络传播权授权给期刊了。 于

是，期刊又授权给某些网站或者数

字出版公司，这样我的文章便进入

了第一轮上网进程。 那些网站或者

数字出版商当然是要收费的，因

此，要看到全文内容，又需要成为

那些网站的注册会员，交费用。 当

然，杂志的授权是非独占的，所以

可能授权给了若干家。 接着，数字

出版商又卖给图书馆，卖给其他的

网站，第二轮网上公开进程就开始

了。 这时候，有些论文网站，便马上

公开到他们自己的网站上。 从这个

时候开始，假设我这篇论文还有点

价值和参考意义，那么它很快就会

在网上四处开花了。 因为免费，说

不定有更多的网站会转载。最后一

轮免费（当然是未经许可和授权

的）网络大传播由此拉开大幕。 这

时候， 我很快便不知道自己该高

兴还是得意还是满足还是困惑还

是郁闷还是生气还是愤怒还是无

奈了。

因为，马上自己就有了这样的

感觉：这篇论文或者文章，似乎已

经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另一个跟

自己同名同姓的人，写的跟自己的

文章一字不差的一篇东西。 于是自

己感到彻底廉价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杂志是挣了些

小钱的，因为把我的论文按照征稿

启示的格式约定卖出去了（虽然可

能我并没有收到过任何稿费）；那

些专门的收费论文网站和数字出

版商，肯定是挣了若干钱的；那些

替人写论文将我的论文公开转到

他们网站上的网站，应该也是可以

骗到若干钱的；然后，其他那些转

贴了我的论文的机构或高校的网

站，钱是没挣到，但内容肯定丰富

了，同时也为在网络上进一步传播

我的文章做出了贡献。 在此过程

中， 我的权利是全部被忽略的，因

为我不过是一个虚拟的存在而已。

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我投稿

被录用，按照跟杂志的约定送出了

授权，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合法；杂

志转授权，收费，也合法；可是，一

旦到了网络上，一切就改变了。 网

络在乎点击率， 在乎内容的使用，

在乎由此吸引阅读并通过这种阅

读赚钱或不赚钱。 我能怎么办呢？

碰到特别需要的时候，我还真得自

己花钱去看自己的文章。 不爽就去

打官司吧，这是我的权利。 可是，网

络世界的力量是巨大的， 其威力防

不胜防。 跟一块对著作权还缺乏足

够尊重的土地上的网站打官司？ 我

玩不过它。 因此， 在不爽和郁闷之

余，我只能无奈，只能阿Q了。 想一

想， 毕竟还能在网络上搜索到自己

的文章，荣幸啊，多少人都没有这样

的待遇呢……

听说毕淑敏在跟一家中学打

官司，因为中学把她的作品放到网

上供人下载，二审都已经判作者赢

了。作家耗得起，也打得起官司。我

们这样的无名小卒，如果也要那么

去干，可是玩不起啊。 这样检讨下

来，还是找不到解决网络著作权侵

权行为的对策来，于是，想起那句

著名的诗句：

网络给了我便利的搜索引擎，

我却用它搜寻来满腔的无奈和郁闷。

郁闷与无奈

航空母舰

■安武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部主任

她可以把头扬

得高高的 ，做

出一副不可一世的

样子，但她不是那种

人， 做人和做事都很

低调。

“

”

网络给了我便

利的搜索引擎，

我却用它搜寻来满腔

的无奈和郁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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